
这是一群既“苟且”，又憧憬着“诗与远方”

的人。

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 15周岁，最小的只有

10周岁。

一年前，他们成为吕梁艺术学校孝义碗碗

腔非遗传习班的一员。进戏班时，或许都幻想

过有一天自己能够站在戏台上绽放光芒：可能

是风流潇洒的才子佳人，也可能是威风凛凛的

帝王将相。也或许能够随心所欲地在红脸忠

厚，白脸奸诈，黑脸正直中感受忠与奸的淋漓尽

致。纵使在一张老白脸上抹上几道黑印，也难

掩饰戏中人物的本性，那种本真对他们来说惬

意、舒坦！

然而，他们距离这一天还得等些日子。至

少六年，或许还会更长。

2023年 8月 16日，孝义市政府与吕梁市艺

术学校签署艺术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发挥各自优势，深入探索人才培养和非遗传

承融合发展模式，以创新举措赋能艺术人才提

质培优，推动非遗文化守正创新，共同助力孝义

市濒危戏曲剧种在传承中焕发新活力。

对于这一群“小人物”来说，政府和部门的

这些“大人物”做出这样的重大决策，他们不懂，

也不会刻意去意会，更不清楚其中的政治意义

和现实内涵。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喜欢戏曲。

1月 18日，农历腊月初八。

俗话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满大街的人都嗅到了年的味道，吕梁市艺

术学校其他专业的学生都已经放假回家，整个

校园早已少了往日的喧嚣。

唯有沉寂在教学楼三楼内的练功房显得有

点动静。但是这个地方又不起眼，破破烂烂不

说，就连一些简单的摆设，以及装修风格还几乎

是十几年前的样子。暖气片锈迹斑斑，仅有的

几张可以存放衣服和水杯的桌子和凳子也是缺

胳膊断腿。

这个地方真的不起眼，唯一能闹出点响动

来的就是每天传习班的孩子们准时准点传来的

翻跟头、踢腿的声音。只见他们正在练习各种

甩动。有前后甩、绕圈甩、左右翻身甩、转身前

后甩等。这些动作对常人看来都算得上高难度

技巧。

这段时间，守在学校大门口的门卫老李也

清闲了不少，孩子们练功的时候，他独自欣赏着

临街马路上的精彩。偶尔有人要进学校找人，

或者学校的老师要进去，老李会慢慢悠悠地走

进值班室取来遥控钥匙打开大门。那个动作，

和学校咯吱咯吱作响的电动门几乎是一个节

拍。

快近晌午时分，记者赶在了学生午饭时间

前来到吕梁市艺术学校。说明来意后，老李赶

忙招呼记者进去，看着有记者来学校采访，老李

的精神头一下子足了。打开电动门的一瞬间，

记者没想着要和他搭话，他却指着练功房的位

置与记者主动寒暄起来，“学校里就剩下孝义碗

碗腔非遗传习班的孩子们了。”

记者当时没有去在意这句话的用意，待到

采访结束后才意识到，原来老李是在心疼这群

孩子。

同样心疼这群孩子的还有山西艺术职业

学院京剧系主任、老艺术家刘树春。当天记者

赶到练功房的时候，刘树春老师正坐镇旁观。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是原山西艺术职业学院、原

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山西省晋剧院、山西省京

剧院等院校改革重组成立的一所新学院，刘树

春 老 师 又 算 得 上 山 西 戏 曲 专 业 中 的 领 军 人

物。老师来了，老师的老师也来了，气氛马上

就不一样了，每一个孩子都凝神聚气，拿出最

佳状态。

刘树春老师知道来了记者，凑近记者表达

着自己的看法、想法，甚至是激动。他是学校请

回来专门做艺术指导的。因为过几天孝义市要

举办一场新春文艺晚会，碗碗腔表演是重头戏，

传习班的孩子们都要上场。仅仅一天多的时

间，这群孩子真的感动了刘树春。用刘树春老

师的话就是“孩子们表现出的精神状态感动了

我。都不容易，学校不容易，孩子们在这样艰苦

的条件下训练不容易！”

在与刘树春老师的谈话中，记者也分明感

受到，作为一位职业戏曲人，这群孩子让刘树春

感动到“热泪滂沱”！

刘树春老师的三个“不容易”，让一旁的郝

雄飞老师看来已经适应了。为了这次采访，记

者早几天就和郝雄飞有约。当天，本来和他约

好的时间是上午九点，但是因为手头的一些事

情耽搁，迟到了两三个小时。

郝雄飞是吕梁艺校戏曲专业的指导老师，

也是孝义碗碗腔非遗传习班的班主任。前些

年，吕梁艺术学校戏曲专业学生连着好几年捧

回了“小梅花奖”，郝雄飞就是基本功训练教师

之一，苦劳不用说，功劳也不小。无疑，孝义碗

碗腔非遗传习班成立后，郝雄飞再次担负更大

的责任。

孩子们散去吃午饭了，记者和刘树春老师，

郝雄飞，还有训练教师刘应枝海侃些口若悬河

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都是关于戏曲发展的。

记者和刘树春老师一致认为包括郝雄飞、刘应

枝在内的所有老师，他们是戏曲文化的真正摆

渡者。郝雄飞还没来得及反应这个摆渡者的意

思，只是说了一句，没办法，谁让自己喜欢戏曲。

在郝雄飞看来，自己注定这辈子要和戏曲

打交道。

戏曲与苦是分不开的。小时练功要吃苦，

长大演出要吃苦，有戏演要吃苦，没戏演心更

苦。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

大人让孩子学戏，就是为了挣口饭吃。现在的

人谁还愿意让孩子吃这份苦？

郝雄飞是陕西绥德人，十一岁的时候就在

榆林艺术学校戏曲班学唱戏。毕业后进入吕梁

一家民营晋剧团唱戏。再后来辗转来到吕梁市

晋剧院专攻武生。但不曾想，在一次演出中出

了意外，上台是不可能了，只能待在团里做一些

零敲碎打的事情。

对于一名职业戏曲演员来说，不能上台的

那种憋屈和无奈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还好，当时的吕梁市晋剧院院长张文斌在

退下来的时候被吕梁市艺术学校返聘到学校当

教学副校长，老院长看出了郝雄飞的心慌，二话

没说就把他也带到了吕梁市艺术学校做起了戏

曲基本功专职训练教师。

不能上戏台发挥自己的特长，但是可以上

讲台让更多的孩子们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算

老天爷好好安慰了郝雄飞一次。

郝雄飞和陕西走出来唱民歌的王二妮是同

班同学，都是学戏的。然而王二妮已经在另一

种抉择中重新找到了自我。

而郝雄飞呢？

刘应枝老师再有几个月就到退休年龄了，

他也是老晋剧演员。1984年吕梁艺校毕业后，

被分配到当时的吕梁地区晋剧院主唱三花脸。

刘应枝在舞台上演戏的时间不算长，前前后后

也就三五年。1989年吕梁艺校成立戏曲班的时

候，刘应枝选择回学校当老师，教学生唱戏，一

干就是十几年。

刘应枝是有个性的人，在十几年前，受现代

演艺业发展冲击，戏曲行业不景气，刘应枝也果

断跳出了圈子，从事舞蹈技巧基本功训练工

作。这其中有对生活的无奈，当然更多的是对

戏曲恋恋不舍中的无助。

“眼瞅着快退休了，生活也好起来了，没有

多少牵挂了，还是想把这份热爱重新拾起来！”

在与刘应枝的对话中，让记者最为感动的就是

这位老戏曲演员对戏曲回归的执着，这样的回

归不仅有力度，更重要的是与时代变迁的又一

次抗争。

“三二提，一二三挑，挑起来收。”刚入四九

的吕梁艺校练功房，厅外气温骤降，厅内训练火

热。雒芳芳一直是学校戏曲班的训练教师，这

次和郝雄飞、刘应枝老师一样，被委以重任，担

任孝义碗碗腔非遗传习班基本功教师。

每天的训练中，三位教师基本上是轮流上

阵，他们仔细盯着每一个动作。尽管孩子们年

纪都很小，但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沉稳老练，举

手投足间表现出来的是扎实的“内功”。面对

老师的指点，孩子们只是点头迎合，雒芳芳作

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母亲更明白孩子们的辛

劳。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想真

正学好戏曲，光凭兴趣还远远不够，孩子们每天

凌晨五六点多开始练功，夜晚十点左右回到宿

舍，寒暑假还会加课。大部分学生两腿膝盖以

下的皮肤都是发青发紫。一句看似普通的招

式，背后浸透了常人想象不到的汗水。”郝雄飞

在向记者介绍学生们的日常作息时，字里行间

流露出来的是对孩子们的疼惜。

摆渡者，渡人也渡己！

在郝雄飞、刘应枝、雒芳芳看来，自己也是

在苦水里泡出来的。“想要出人头地，不吃苦怎

么能行？

他们的摆渡，不是等待戏曲文化的彻底回

归，而是梳理其中的美好与戏曲传承发展的时代

意义。

一个小姑娘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她叫张姗，

今年只有 11 岁。在班里算是年龄比较小的学

生。仔细观察她的每一个动作，只见不停地重

复着踢腿动作，稚嫩的小手摔打着，当脚踢出去

的那一瞬间，让人无法相信这样的力量是怎么

样发出来的。

张姗最喜欢戏曲中的花旦。而且自己天生

一副好模样。花旦是戏曲旦角中的一支，扮演

的多为天真浪漫，性格开朗的妙龄少女。“张姗

看起来性格活泼，外形娇小，一看天生就是演花

旦的料。”郝雄飞说，“别看张姗年纪小，但练功

却从不示弱，每天清晨 6点钟就和大哥哥、大姐

姐们一起练功。”

“苦吗？”“苦，但是很开心！”面对记者的提

问，张姗笑着回答。她是孝义市下令狐村人，按

道理，她如果不选择走学戏这条路，也应该和同

龄人坐在教室内安然地学习文化课；按道理，这

个时间，她早已放假回家等着过年。学校基本

不放假，为了多学本领，像张姗一样很多人很少

能够回家，坚持在校练功。有时候，他们中间有

的人练功时扭了脚、伤了腰、有磕碰，但仍然咬

着牙继续练习。

董国华，14岁，三姥爷是孝义碗碗腔演员，

从小在戏曲熏陶下生活，他想和刘应枝老师学

三花脸；范泽江，15岁，爸爸妈妈都是学戏的，但

是自己并不怎么喜欢唱戏，但是在一年的学习

中也喜欢上了唱戏；马彦豪也是 14 岁，自己对

戏曲本身感兴趣，再加上爸爸支持，也就学戏

了。曹雅雯和曹欣雯是双胞胎姐妹，一个喜欢

小旦，一个喜欢徐生，两姐妹虽然说是孪生姐

妹，但是性格看上去完全不一样，自然选择也有

区别。一大家子，爷爷和奶奶是孝义碗碗腔演

员，妈妈又是吕梁市晋剧院唱小生的演员。

郝雄飞告诉记者，清晨 5 点半孩子们准时

起床，完了就是基本功，一天中会穿插一些文化

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课程是枯燥的，训练一

天比一天辛苦。“无论严寒酷暑，孩子们都能坚

持练习、非常认真。”

戏曲的苦让这些孩子体会得有点猝不及

防。这种苦比起单纯他们对戏曲的喜欢，程度

不是一个级别。就像戏曲本身，从历史深处走

来，有着一定的文化积淀，但却“流浪”在大地上

作响，总会失去内涵本真。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是戏曲人脑

海里永远散不去的一句训词。在吕梁艺校练功

房内的墙上也张贴着这句训词。随着时间的过

去，随着在这样艰苦环境下的熟练，一年的时间

孩子们早已经忘却了这句话，他们只记得那是

郝教练、雒老师、刘老师他们的口头禅，对于他

们来说，这一再普通不过的训词恰如乱砖碎瓦

砌成的墙面一样，日常布满尴尬，私底下谁还去

理论。

然而，这样一句看似普通念白唱腔和招式

的训词，背后却隐藏着常人想象不到的汗水和

泪水。

采访中，记者把这群孩子聚拢到一起，问了

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学戏苦吗？”他们不约而

同地说“苦”。当记者继续追问，“那为什么还要

坚持。”他们再一次不谋而合的答案“因为喜欢”

瞬间让记者心中一颤！

对他们而言，选择学戏暂且只能是兴趣爱

好，将来会不会去唱戏，会不会走上戏台，或者

说把唱戏作为必要的谋生手段，这样的考虑还

为时尚早。

“你觉得照这样下去，再过若干年这些孩子

有多少会真正留在戏台上？”忍了很久，记者还

是问了出来。

“百分之八九十吧！”郝雄飞和刘应枝两个

人给记者的答案出奇地一致。

孝义碗碗腔路在何方，这群孩子的路就在

何方。

练功房的墙上张贴着丁果仙、牛桂英等老

一辈晋剧艺术家的照片和简介。记者在与这群

“小人物”谈论这些名家大腕的时候，他们也知

道这些人，也想过自己要向这些人看齐，也表示

要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但是这很难。这个难度，就像戏曲本身的

传承发展的难度一样！

农历腊月二十五，孝义市新春文艺晚会上，

记者依稀可以看到这群孩子出力的展示，就如

在学校练功房内的坚持一样。一个个立体生动

的戏曲呈现，配合戏曲音乐，碗碗腔非遗传统文

化的魅力不应该让所有人感动吗？

本版图片由冯海砚摄

摆渡者说
——探访吕梁市艺术学校孝义碗碗腔非遗传习班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戏曲传承，青少年是“源头活水”。党的十
八大以来，戏曲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
新，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粉丝、年轻学员，他们从
喜欢戏曲到爱上戏曲，再到选择学戏曲，既是
戏曲蓬勃发展的基石，也是优秀传统文化走向
未来的摆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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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这个专稿栏目，名为《新

观察》。开设这个栏目，初心

如下。

不知不觉间，手机成为

人们获取信息和观察世界的

极其重要的渠道和方式，抖

音、快手等视频平台，借助大

数据算法，可以控制人们看

什么、读什么，甚至想什么。

文字，几乎已被遗忘。安安

静静地读完一篇数千字，甚

至上千字的文章，成了一件

奢侈的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大数据

算法会剥夺人观察、阅读和

思考的能力，让人陷入“信息

茧房”而不能自拔。所以，总

还是有许多人，依旧热爱报

刊，热爱文字，依旧乐意捧着

一 本 书 或 报 纸 ，安 静 地 阅

读。这也是为什么在大数据

算法之下，流量为王、视频为

王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

做《新观察》专稿栏目。

今天是《新观察》开栏的

时刻，这个下午很是安静，外

面阳光明媚。此刻，电脑前

摆着这篇《摆渡者说》——专

栏的首稿。阳光穿过窗户，

徜徉在文稿上的字里行间，

无言无语，却又言之不尽。

海砚在文稿中，第一句便是：

“这是一群既‘苟且’，又憧憬

着‘诗与远方’的人。”这让我

惊叹不已，又大为感慨。年

轻之时，谁不是如此！

编辑部的同事们脸上都

绽放着笑容，我感受着年轻

人的热望和激情，享受着阳

光的温暖和明媚。我似乎找

到了当年的理想和愿望，这

种感觉是一种轻柔的温暖，

好像多年的老友，没言语，却

默契。

《新观察》专稿，是能贴

近读者，聚焦读者的关注，用

平实简洁的文字，讲述真实

的故事，给读者提供有价值、

好看、耐看的内容。倘若能

引起共鸣，最好！

《新观察》开栏，我们迈

入新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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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雄飞手把手教孩子们每一个动作郝雄飞手把手教孩子们每一个动作。。


